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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读了王俊坤先生的散文集《岁月
苍翠》，感觉到：人生易老，岁月不老，江山
永远苍翠。

王俊坤的文章，把读者又带到了那些
熟悉的场景，北门外、东大街、大运河，景
物、人事……

王俊坤的文章，抒真情，接地气；有欢
乐有悲伤，有幸福有苦难。《北门三笑》，充
满了北门人的欢笑。笑的什么事，通电、通
水、通广播。这个“三通”，对于北门外的人
们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可对于当下的青
年人来说，那有什么值得笑的？从他们记
事起，就生活在一个电能无所不在的世界，
冰箱，空调，电视机，电饭锅电磁炉，没有了
电，怎么过日子，那是无法想象的。同样，
没有自来水的日子，也是无法想象的。可
我们这一代人过过没电没自来水的日子。
带罩的煤油灯已是非常好的照明用具了，
一家老小，团在油灯下，大人做针线，小孩
看书做作业。吃水靠的是井与小河，那是
要人力去把一担担的水挑回家倒在大水缸里
的。我家住在汪家巷，巷口南直对着臭河
边。担水时，得小心翼翼地用水桶漾一漾，似
乎漾去了水面上的不洁之物，一不小心，却泛
起了河底的沉淀物，得再让它沉下去，才能重
新舀水，回家用明矾沉淀才能吃用。这些是
青年人没有感知过的。诸如此类的事情，不
写出来，历史就少了一笔，后来的人，就什么
也不知道了。写出来了，青年人才晓得，啊，

几十年前人们的生活是这样的。至于通广
播，现在倒真的不通了。电视机、收音机、智
能手机充斥每个家庭，人们想看什么看什么，
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要那小喇叭干什么呢？
科技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政府有了财力，社
会公用事业才能得到发展。看王俊坤的文
字，再看现在，这就是对比，这才知道今天生
活得好，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王俊坤笔下的人物，现实的白描手法，
在平静的叙述中，让读者受到了强烈的感
染，如《挑水的阿三》。阿三近三十岁了，读
过初中，做了知青，因身体瘦小，不堪农村
的劳累，偷偷回城，在搬运二中队的板车库
里打地铺，给人家挑水挣点生活费，别人一
担二分钱，因为他个子小，水桶小，只要一
分钱，求婚不能，孤独如草，终于有一天，阿
三上吊死了。他死的前一天，高邮北门家
家通了水。又如《北门有个张麻子》，张麻
子心地善良，乐于助人，靠自己的辛苦勤劳
努力工作挣钱养家糊口，但是他的一个十
二岁的叫玉英的女儿，面黄肌瘦，没钱看
病，有一天，竟死在炉灶边上。如花的年

纪，却在贫穷中凋谢了。
1978年，有了改革开放，王俊坤的笔端

流露出了心底的欢欣。他歌颂家乡的发展，
家乡嬗变的题材，在他的笔下，何其轻快！像
《静静的枕木湾》，结尾时说：嬗变的不仅仅是
静静的枕木湾，举目四望，何处不是？再像
《重访搭沟桥》的后半部分，作者写道：眼前还
是一亮。然后作者深情描绘了搭沟桥的变
迁，两岸风光，人们的精神面貌。正所谓旧貌
变新颜，故人不相识，心情何其爽朗。

高邮城区的历史、文化，是作者深情关
切的，历史与文化，离开了文字的描摹，还
怎么能传承？青云楼，水部楼，高邮城及其
城楼，镇国寺的钟声，无不得到作者的深情
关注。这些描写，让后来者知道了远去的
历史与文化。

赞水，写水，也是王俊坤这一文集的特
色。高邮城居高邮湖东、京杭大运河东，他
的笔下有大运河，高邮市河，北澄子河，元
沟子河，新河，运河故道，琵琶洞，马饮塘
……让人们知道了水系的来龙去脉与变
迁，吃水不忘开水人。水多，水上的桥当然
就多，古色古香的廊桥，点缀着新高邮的生
活，王俊坤的笔下，写水写桥亲水爱美赞家
乡，倾注了他对家乡的深情挚爱。

正如法国雕塑家罗丹所说：这个世界
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王
俊坤正有着这样一双寻找美发现美的慧
眼，还有一支描写美的笔。

市井，风景
——读王俊坤《岁月苍翠》

□ 汪泰
倪文才先生《清代高邮夏氏家族的辉煌》一文

对高邮夏氏的世系进行了系统梳理。我们从而得
知，高邮夏氏始迁祖为夏礼，约在明初由今苏州迁
至高邮，夏礼之后，以夏应龙、夏历为夏氏一世祖。
而据《高邮州志》，明代中叶，高邮夏氏即有多人为
岁贡生、举人、进士为官，谨录于下：

一、夏瓛、夏玺、夏瓘、夏璲、夏珮
明天顺六年（1462），夏瓛中举人，授延平府同

知。经朝廷恩准，高邮为夏瓛立“翔凤”牌坊。《江南通
志·选举志》亦载：夏瓛，高邮人，天顺六年壬子科举人。

同年，朝廷下令，凡满45岁以上的廪膳生皆入贡，
因而，夏瓛之弟夏玺、夏瓘均被拔为贡生，后夏玺任长
杨知县，夏瓘任祥符县丞。据此，可推断夏瓛此年应已
有50多岁，其出生当在永乐八年（1410）前后。

成化二十二年（1486），夏瓛的另一弟夏璲中
举，弘治六年（1493）中进士。据夏子鐊总纂的《再
续高邮州志》载：夏璲（1448—1523），字延瓒，为人
慷慨，孝敬父母，学习刻苦。进士后，初授行人司，
后任南京云南道御史、浙江道御史、广东道佥事。
分巡潮州、惠州时，当地部落首领李某仰慕其为人，
主动接受其招抚。后夏璲因病致仕归乡，优游林下
十多年。去世前一年，晋爵为朝列大夫。高邮曾为
夏璲立“豸绣”牌坊。

正德八年（1513），夏瓛的从弟夏珮入为岁贡生。
二、夏梁、夏历
夏梁，字国赈，是夏瓛的侄子，弘治五年（1492）

举人，授定远知县。与夏梁同年中举的还有夏瓛的
儿子夏历（乾隆州志作“夏律”），夏历，字国正，弘治
十八年（1505）进士，任乐昌知县，高邮曾为夏历立

“进士”牌坊。
三、夏惟庆、夏之鼎、夏之璜
夏惟庆，字臻一，号斗阳，国学准贡，曾任光禄寺

珍馐署署丞兼鸿胪寺署序班，为官七载，为人宽和谦
让，生平孝友，体恤照顾宗族内孤寡、贫困之人。

夏之鼎，贡生，光禄丞，朴实忠厚，有德行。
夏之璜，字考父，号甓邻。他博学嗜古，才思敏

捷，为人洒脱。由崇祯二年（1629）岁贡生任绩溪训
导，后任封丘教谕、赣州府学教授。有文稿数十卷
藏于家。

至此，我们可看出，至少从明代天顺年间夏瓛起，
高邮夏氏即已文风昌盛，人才叠出。如果说清代高邮
夏氏达到了辉煌，那么，夏氏之肇兴则始于明朝中叶。

因笔者未能见及夏氏族谱，就上述史料，尚有
几点疑问，想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者，世系称，始迁祖夏礼为明太学生，鸿胪寺
寺丞；一世祖夏应龙为贡生、敕封征仕郎，而州志却
无相关记载。一世祖夏应龙、夏历与二世祖夏惟
庆、夏之鼎、夏之璜是怎样的对应父子关系？既列
夏历为一世祖，则其从兄弟夏梁为何当列而未列？

再者，既然夏瓛及其弟夏玺、夏瓘、夏璲、从弟
夏珮等详载于方志，为何未被列为一世祖，而从夏
瓛之子夏历起？

三者，夏瓛出生与夏珮拔为岁贡生的时间相距
约100年，而州志以两人为从兄弟，亦可疑之事。

大家都知道康熙四十五年夏家十八只鹤来堂
的故事。而据州志，过了100多年，五月的一天，又
有七只鹤飞来，先翔集于夏绵祚家的屋上，后在屋
顶上空盘旋飞舞了好一会，才向南飞走。据说，七
只仙鹤对应“河东三凤”等七兄弟。夏家人物、著
述、故事有待进一步研究、挖掘和弘扬。目前，高邮
夏氏鹤来堂文化研究会已经成立，夏氏纪念馆也在
筹建当中。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高邮夏氏的世系
必将更加清晰，夏氏文化研究必将更上一层楼。

明代高邮夏氏家族的兴起
□ 翟荣明

家乡属里下河水乡，除种植粮油作
物，还盛产水产品。单说罗氏沼虾，就养
了二十多年，并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原
先单纯种田的，自从养殖罗氏沼虾后，被
称为“虾老板”；替养殖户拉虾，并且家中
置办虾网的，被称为“网头子”；一般拉虾
人被称为“拉虾子的”。

我不养虾，也没有替人拉过虾，但养
虾人、拉虾人或是本家人，或是亲友，耳濡
目染，对如何养虾拉虾，再熟悉不过了。

养虾，收入可观，有的养殖大户，上
百亩水面，一年就抱个“金娃娃”，净赚大
几十万。

养虾忙人。养虾户，一年要在虾塘
十个月左右。有的人家为抢来年早市，
腊月里就请人搭塑料大棚，支锅炉，运煤
烧锅炉，农历年前虾苗进大棚池。针尖
大的东西，娇嫩得很，大意不得。人家在
家逸逸当当、干干净净过年，这些人家，
过年期间还睡大棚，烧夜火调温呢。四
月底五月初，气温高了，虾苗要放“大
水”，就是拉了大棚，虾苗从池中进入大
塘。养虾人每天要投两次食，让虾子自
由栖息，自由采食。五月底六月初，有人
家虾子养得好的，就请人拉虾，装车走南
闯北了。这是养虾人家称心如意的时
候，虾子抢早入市，可以卖个好价钱。初
卖时，每斤三十多元，再卖，二十多元，以
后就难说了。如果行情不稳，十多元也
卖过，那时，养殖户捏着鼻子咬着牙也得
卖。十月左右，几次冷空气南下，水冷草
枯，塘里的虾子经不住冻，要清塘，出售
最后一批虾子。十一月十二月，要请挖
掘机整塘，大棚池要清淤，要消毒。七忙
八忙，几近一年时光。养虾太缠人。

养虾有风险。以前养虾，最大风险
是虾子缺氧。特别是盛夏时节，雷雨之

前，鱼虾最容易缺氧。养虾人日夜都要
巡塘防缺氧。虾子浮头——都到水面上
来了，坏了，缺氧了。不管是白天还是夜
晚，虾老板几个电话一打，本组人都扛着
舀子来抢救，不断搅动水面增氧。抢救
及时，少损虾子，严重的，要死掉大半，甚
至全军覆没。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每
个虾塘都有电动增氧设备，缺氧问题基
本解决了，但也不能麻痹大意。养虾人
更担心的是遭遇“铁虾子”。何为“铁虾
子”？据说育苗期间用过药，在养成虾期
间，这些虾子比其它虾子耗饲料，却难长
肉。购买虾苗如摸奖，进到什么苗就什
么苗，饲养个把月才知道。遇到“铁虾
子”就少有赚钱的了，弄不好要折本。有
的人家八九月份就清塘了，不用问，该家
这年运气不佳，“铁虾子”闹的。不早点
清塘怎么说，越养越亏本。当然，只有极
少数养殖户遭遇“铁虾子”，一般人家能
顺顺当当，保证有赚头。

自从养殖了罗氏沼虾，拉虾子的职
业就应运而生了。塘里的虾子长大了，
需要出售，虾老板就跟“网头子”联系，某
日来拉虾子。网头子和拉虾人基本上是
固定的，网头子电话一打，十来个人的班
子就成了。无论男女，都穿了皮衩，下得
水去，提纲挈领，步步徐行。收网时，拣
虾，装虾，抬虾，过磅……拉虾人，待遇都
不低，拉一塘虾子，三四个小时，百元现
金，一包烟，一顿饭。

许多农户上城买得起房，多亏了这
“软黄金”。这就是乡亲说的“发虾财”。

发虾财
□ 秦一义

儿时的记忆里，父母是忙碌的。父亲下
放到原沙堰乡的周庄村，从事教育工作。白
天忙教学，边角料的时间忙农田。母亲一边
种田，一边要照顾我们兄弟二人。父亲总是
急急的，急急地说话，急急地走路，急急地做
事。奇怪的是，父亲与邻里之间的相处总是
友善的、和蔼的、极具耐心的，让年幼的我一
度觉得父亲只是待我们兄弟严厉，却把笑容
和耐心都给了别人。

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搬到了镇上，
住在父亲工作的校园里。父亲的勤勉与认真
得到了众多学生、家长和社会面的肯定、赞
许，他一步步走上了学校领导的岗位。父亲
依然是忙碌的，一边忙着站讲台教学，一边忙
着学校建设，以应对当时的生源高峰。父亲
的忙碌是有成果的，学校逐渐成了远近闻名
的高升学率学校，成了老百姓口碑中的好学
校，他也光荣获评扎根乡村教育事业的全国
优秀教育工作者。稍稍懂事的我有时挺纳闷
的，父亲不像个校长，更不像别人口中的官。
父亲依旧起早贪黑，跟班早读，看管晚自习，
有时候周末还带着母亲去整理校园内的小河
道，以省下几个杂工钱。父亲对我和哥哥的
学习也是丝毫不放松的，严格要求，逢错必
纠。父亲对别人依然是热心的，热心得甚至
让我和哥哥有点嫉妒。那时候的家长多为相
对贫困的农民，孩子上学有困难、管教有矛
盾，父亲总是不计时间地沟通协调，帮助解
决。父亲对一位临时的门卫也是关心有加，
这个门卫逢人常讲父亲对他的照顾。

那时的我似乎朦朦胧胧地懂得了父亲。
父亲对自己是严格的，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
好老师、好校长、好父亲，同时父亲对周围人
们又是宽厚的。他面对辛劳的家长、面对食
堂炊工、面对临时保安等所谓“小人物”的时
候，总是油然而生出许多的热心和关切，以至
调到城区工作多年后，还与他们有着或多或
少的交往。我偶尔回乡时，还能听到他们对
父亲的牵挂与感恩。

再后来，我参加工作了。起初在高邮长途
道路客运有限公司，后来调动到鹏程机动车检
测有限公司。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我越发深刻
地理解，自己从事的机动车检测工作要求是规
范的、严格的，而这种规范与严格恰恰是对自己
的负责、对工作的负责，更是对他人生命与安全
的负责。在工作中，我慢慢养成了一种习惯，那
就是检测严肃认真，接待热情和蔼，遇有问题答
疑解惑，与许多车主、司机成了好朋友。

我慢慢读懂了“父爱”这本书，我越发理解
父亲，甚至心中对父亲的敬意越来越浓。父亲，
或者说父亲那一辈人，对己苛刻，对人友善，其实
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严于律己、宽以
待人”吗？我们在严于律己中获得成长，我们在
宽以待人中创造和谐。我愿意一直秉承父辈的
优良家风，做一个心中有爱、眼中有光的人。

说说“父爱”这本书
□ 晏建斌

我快八十岁了，现在与老伴一起，在南海
小区居住。房子的前面有一个小院子，院子
里的阳光房光线充足，空气清爽。门外的一
块空地可并排停放两辆小汽车，旁边的十字
路口四通八达，孩子及亲朋若来探视，很是便
利。南海农贸市场和周围的多处小商店、小
超市更方便了我们买菜、购物。夏天，巷道的
阴凉和阵阵穿堂凉风，成为左右四邻的纳凉
好地方。冬天，门口的暖阳和大楼的避风又
会引来大爷大妈们打卡。楼前的小园林则成
了大家散步、健身的好去处。得天独厚的宜
居环境常常引来人们羡慕的眼光，纷纷夸奖
说，这样的“养老房”真好！他们不知道，我们
的住房条件过去可不是这样的。

我们结婚后，住的是单位用旧厂房改建
的“筒子楼”，里面的通道狭窄，光线昏暗。房
子面积小，也没有卫生间。虽然条件差些，但
我们很知足。

厂里经济效益好转，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
筹集资金在北海新村新建了一幢职工宿舍楼，
我们幸运地被调换到了一套中户。房产改革以

后，随着房改政策的落实，在缴纳七千多元购房
款后，我们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搬家，享受到的是工
厂效益带来的福利分房。

儿子结婚后，随着人口增多，住房的矛盾
逐显突出。在服装企业上班的儿媳妇提出，
我们可以乘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大干一场，然
后再贷些款，就可以买房，把住房条件改善一
下了。于是，经过大家的齐心积攒，2007年8
月，我们原来的房子就换成了带有楼中楼的
住房（那时候的楼房还不带电梯）。房子大
了，还经常把亲家接来一起居住，两家人住在
一起，其乐融融。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搬家。我们成了改革
开放的受益者。在这里，我们住了近十年。

2018年后，因老伴腿部的外科手术，我

们又搬了两次家，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
说实话，跟孩子们住在一起，大家相互照

顾，还是蛮幸福的。但是我们岁数大了，跟不
上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和生活习惯，就想要有
一个适合自己居家养老的地方。住在电梯楼
房里，总有一种不接地气的感觉。

谁知，幸福真的来敲门了。
2019年年底，儿媳妇偶然得知，南海社

区有一处符合我们要求的房子。看到房子
后，她都没有来得及跟我们商量，立即交了定
金，就把房子给我们买了下来。

这是一处准拆迁户买下，准备自己养老
的房子。装修快要结束时，却因拆迁计划取
消，急于回笼资金而寻找买家的。

我们看了房子后，非常满意。孩子们的
一片孝心让我们倍感温暖。

把装修半拉子的房子继续完善后，2020
年春节前，我们又第五次搬家，如愿以偿地住
进了现在的新家。

从此，我们过上了无忧无虑、舒适安逸的
晚年幸福生活。

五次搬家
□ 蔡俊


